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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屯易民”:明清南嶺衛所軍屯的

演變與社會建構
*

謝 湜

提要:在南嶺山地,以軍户爲身份的人群,隨着衛所調戍制度的改變以及軍屯的散亂,

在明中後期控制了軍屯,獲得了屯田所户籍。清初湖南清丈和興屯的過程中,官方實施了

較爲温和的改革措施,强調親族保結、民間報墾、延緩升科。三藩之亂打亂了改革節奏,在

康熙定鼎後施行的新一輪興屯招墾、裁屯歸縣、編户計丁等改革中,失去屯籍的軍屯户和民

田寄莊户面臨户籍及學籍的普遍需求。聯里朋甲的規定,旨在解决這類土地人居格局的難

題,其合同户籍内部的組織方式,承續的是明代中後期軍屯散亂後的人地關係格局,反映了

從順治朝至康熙朝帝國統治藝術的轉變。經過明清國家制度轉型與南嶺社會變遷,一種整

齊可觀的明代軍屯社會結構,竟在清代得以構築。

關鍵詞:南嶺 衛所 軍屯 藍山縣 糧户歸宗

近年來,在南嶺歷史地理考察活動中,我們時常涉足一些與明代衛所、軍屯制度有關的

山地聚落。在我們到訪的湘南郴州、永州,以及粤北的連州等地,不少鄉村地名和碑刻文獻

保留着所、堡、屯的名稱,甚至存有屯田所的“頭所”“二所”等排序。許多當地居民對這些地

名的軍事傳統也記憶猶新,他們跟我們講述祖先歷史的時候,習慣性使用了軍家、軍聲、民

家等稱謂,也不由自主帶出了軍民婚娶糾紛,進山剿撫傜人、傜民繳槍守邊等鮮活的故事。

這類故事的時間跨度可以上溯至明代,也可追述至20世紀上半葉,不過,在歷史記憶容易發

生時間錯位的同時,地理環境和聚落的相對坐落,在老百姓的講述中却非常清晰。河谷峻

峰,達道險徑,南嶺山地的縱横交錯,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從未有太多的陌生感和神秘感,

57
􀪇􀪇􀪇􀪇􀪇􀪇􀪇􀪇􀪇􀪇􀪇􀪇􀪇􀪇􀪇􀪇􀪇􀪇􀪇􀪇􀪇􀪇􀪇􀪇􀪇􀪇􀪇􀪇􀪇􀪇􀪇􀪇􀪇􀪇􀪇􀪇􀪇􀪇􀪇􀪇􀪇􀪇􀪇

* 本研究承中組部首批“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計劃”“南嶺地區政治地理與民族文化

的歷史人類學研究”(11200—4129002)、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7—16世紀中國南部邊疆

與海洋經略研究”(12JZD013)及首批“中山大學優秀青年教師培養計劃”(11200—3161131)資助。



聚落的拓展和消長對他們來説也是顯而易見的,這種非常明確的地理感知,或許是他們傳

承某些長時段歷史記憶的原因。

研究明代軍屯問題的著名學者王毓銓論及軍屯分地的時空差異時,曾特别關注了湖南

永州衛在萬曆清丈屯地之後,將見額屯田分予見役屯軍的特殊制度①。清初湖南各州縣興

屯、裁屯和招墾的曲折歷程,也曾引起了彭雨新等研究清代土地開墾史的學者的關注②。顧

誠論及衛所制度在清代的變革時指出,衛所内部“民化”的過程,從明中後期的改革直到清

初衛軍正式改爲屯丁,衛所同州縣的差異越來越小,然而衛軍改爲屯丁之後,制度没有完全

轉型,比如湖南十三個衛所,其軍事性質沿襲到康熙二十三年才全部改變③。在明清湖南頗

爲特别的軍事屯墾制度背景下,軍屯的設立和分布,對南嶺一帶明清以來的土地開發和聚

落演變産生了何種作用? 是否給社會組織和人群互動帶來影響? 這些問題引起了我的濃

厚興趣。

一、南嶺的衛所軍屯傳統

2012年春,我們來到湖南藍山縣進行實地考察和地方文獻搜集工作。藍山地處湘南邊

陲,九嶷山東麓,地勢由西南向東北傾斜,南與廣東省連州市接壤。漢高祖五年(前202)曾

在這一帶設立南平縣;隋朝一度省併入臨武縣,屬郴州。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復置,因縣

南有藍山,據説該山四時蒼碧如藍,故縣名改作藍山縣④。宋代藍山屬桂陽軍,元朝改桂陽

路,明初屬郴州,後改屬衡州府桂陽州⑤。雍正十年桂陽州升爲直隸州,領藍山縣。民國四

年廢府州廳,藍山縣直隸於湖南省⑥。藍山縣於1949年12月成立縣人民政府,屬郴縣專員

公署,1952年屬湘南行署,1954年屬郴縣專署,1961年屬郴州專署。1962年12月改隸零陵

專署,1995年撤銷零陵地區,建立永州地級市,藍山遂屬永州。

藍山縣境内山、丘、崗、平區相互交錯,以山地爲主,全縣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峰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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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毓銓《明代的軍屯》,中華書局,1965年,第72、78頁。
如彭雨新《清代土地開墾史》,農業出版社,1990年,第16—30頁。
顧誠《衛所制度在清代的變革》,《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2期,第15—22頁。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九《江南道五·湖南觀察使·郴州》,中華書局,1983年,第709頁;宋樂史《宋本

太平寰宇記》,中華書局,2000年,第213頁上。康熙《藍山縣志》卷二《封域志·建置沿革》,《故宫珍本叢刊》第
156册,湖南府州縣志第11册(共20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25頁。
嘉靖《衡州府志》卷一《建置沿革》,《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59册,上海古籍書店,1963年据明嘉靖十五年

(1536)刻本影印,第7b頁。
民國《藍山縣圖志》卷一《建置上》,《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110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20頁。



座,溪河縱横,水流湍急,是較典型的山區縣。據説古時藍山城址曾三次遷徙,故有“三藍”

之稱。康熙《衡州府志》曰“三藍地遠而僻,山紆岡複。鄰于兩粤,據桂極南,控引蠻峝。前

跨黄蘗,後扆藍嶺,左帶大湊,右接九嶷”⑦,言簡意賅地闡述了藍山的地理形勢。民國《藍山

縣圖志》形容藍山爲“山國”,並列述其歷代軍事建置:

藍山,山國也。嬴氏以五十萬兵,南戍五嶺;縣南南風坳,古都龐嶠,五嶺之一也。

自兹以降,爲天下重。楚尾粤頭,實居險要,漢武皇之擊南越,唐李靖之略嶺南,趙宋初

年之取南漢,皆地有所必經,險有所必守。明清間徭峝有亂,土寇竊發,則寧溪、大橋、

毛俊、乾溪等處,巡檢汛營,以時備設。⑧

位於“楚尾粤頭”的藍山,在明清時期增添了一些軍事建置,文中所説的,寧溪是洪武二十九

年設立的寧溪守禦千户所,下設五個屯堡,大橋、毛俊、乾溪是其中的三個,此三處其後又設

巡檢司⑨。關於設置寧溪所的由來,《明太祖實録》的記載如下:

(洪武二十八年)己巳,置道州寧遠衛指揮使司……國初遣兵三千守禦,後調發二

千,止存千人。洪武二十一年,山賊何女子、逃卒杜回子與猺蠻劫掠居民,嘗調軍剿捕,

至則潰散,退則復聚。盖守禦兵少,不能制敵。乞置軍衛屯守,庶幾民獲安業。詔從

之,至是立衛焉。􀃊􀁉􀁒

(洪武二十九年三月)乙酉,置廣安千户所於桂陽縣土橋、寧溪千户所於藍山縣張

家坡。時郴、桂二州民言,連歲爲猺蠻劫掠,官軍至,則遁入山谷,退則復聚。盖因守禦

兵遠故也。乞於各縣要害之地增置戍兵,遂立二千户所守之。􀃊􀁉􀁓

按實録記載,在洪武二十八、二十九年兩年間,分别位於道州、桂陽縣和藍山縣的寧遠衛、廣

安千户所、寧溪千户所的設立,主要是爲了遏制山賊、逃卒以及猺蠻的侵擾,至於何女子、杜

回子這些叛亂者的身份和活動,細節未詳。

有關元明之際南嶺地區的征伐和叛亂,因史載未備,後世常莫衷一是,晚清民國的地方

志編撰者,對於藍山史事就曾有不少考辨。譬如,王闓運所纂同治《桂陽直隸州志》稱,元泰

定到至正年間,湖南南部州縣均遭徭寇劫掠,至正中期紅巾軍占據各縣,藍山城和臨武城先

後落入陳淵手中,其後被陳均義擊退。洪武元年,陳均義歸順明朝。洪武七年和二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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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衡州府志》卷一《形勢》,《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地理類第36册,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41
頁下。
民國《藍山縣圖志》卷二《建置下》,《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110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93頁。
康熙《藍山縣志》卷九《武備志》,第125頁下—126頁上。民國《藍山縣圖志》卷六《事紀上》,第410頁。
《明太祖實録》卷二四三,臺北: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第3528—3529頁。
《明太祖實录》卷二四五,第3558頁。



明廷又先後派軍討伐所謂郴桂蠻。至明中後期,猺寇未靖,嘉靖年間,藍山土寇杜回與荆竹

源徭酋趙朝勝招引廣西苗作亂􀃊􀁉􀁔。民國縣志則傾向於藍山人陳克正的説法:至正十一年,紅

巾軍將領占據了道州、臨武、桂陽一帶,華陰洞賊劫掠藍山,藍山縣人陳淵伯集合鄉勇千餘

人擊潰犯賊,進而立寨自保,以遏洞徭,捍衛藍山。洪武元年,淵伯率衆以城降明。洪武二

十年,徭獞杜回子作亂,逾年乃平􀃊􀁉􀁕。

顯然,兩部方志的記述有多處不同,陳淵與陳淵伯是否爲同一人,若是相同,究竟是徭

寇還是義民,似乎模棱兩可;根據上引實録,杜回子之亂發生在洪武二十一年,那麽,洪武二

十年作亂的逃卒杜回,與嘉靖年間夥同荆竹徭酋趙朝勝作亂的土寇杜回,又是怎麽回事,是

否只是年代記録之誤? 這些相近或相左的記載提醒我們,明清文獻中關於徭寇洞賊之類的

人群界定及史事記載,需要謹慎對待。

關於洪武年間杜回(子)之亂以及明代中期入峒招撫徭人的由來,康熙《永州府志》亦有

所回溯:

寧遠縣……九疑魯觀等處共一十八峝四十八源,明洪武十八年逃軍杜回子糾土賊

奉虎晚等流劫。奏調楊總兵征剿,未絶。後,軍門設策,責令招主雷琯等入峝招降猺

寇,免其死罪,共四十二户,回峝復業。宣德七年,余知府入峝採取王木,見猺多田少,

許令附近常寧、祁陽、零陵、寧遠四界邊山開墾無額荒田,納糧免差。遞年附近納糧,常

寧十二石,寧遠十二石,零陵十二石,祁陽十二石。先招鄧良等四十八户爲峝主,後招

張四等七十二户爲户長。各峝主管户長,户長管小甲,吴慶各管散猺。􀃊􀁉􀁖

這一記載將逃軍杜回子之亂與九嶷山溪峝徭寇問題聯繫起來,亦提及明前中期對所謂九嶷

山猺寇的剿撫策略。寧遠縣與藍山縣毗鄰,分别位於九嶷山的北麓和東麓。由這段記載結

合實録之述,大致可以推知,杜回子之亂是洪武十八至二十二年前後明廷對九嶷山溪峝的

征剿過程,中間可能并發了軍卒嘩變入寇等事件。明朝平亂未果,一方面採取了招撫政策,

逐漸設立了峝主猺户,實行納糧免差的政策;一方面在九嶷山周邊州縣設立了衛所制度,藍

山寧溪千户所即是其中之一。

寧溪所位於藍山縣中南部,距離縣城12公里,1950年建所城鄉,1995年與大麻鄉合併

設所城鎮。鎮政府所在地,即是明代寧溪所城的地點。2012年藍山考察期間,我們從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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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桂陽直隸州志》卷三《事紀》,《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南府縣志輯》第32册,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
蜀書社,2003年,第51—52頁。
清陳克正《藍山縣事紀》,見於民國《藍山縣圖志》卷六《事紀上》,第407—409頁。
康熙《永州府志》卷二四《猺峝》,《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据日本内閣文庫藏康

熙九年刻本影印,第733頁。



驅車往南,沿着舜水的河谷,由S216省道前往所城,在良村路口轉入X082縣道,往九嶷山

東麓挺進,一路感覺地勢緩緩升高,車行4公里左右,縣道轉上一個小山坡,沿着坡上聚落外

圍繞一半圓,再緩緩下坡,“所城鎮”的路牌赫然在目。這個小山坡即是前引《明實録》記載

的張家坡,坡上聚落即是在寧溪千户所城舊址上建立的所城鎮。

所城鎮目前轄有山田、廖家莊、黄泥鋪、東山、所城、高良頭、梘下、長鋪、萬年、幼江、岩

口洞、青布、團園、良村、峽源、小坪源、大河邊、上洞、下洞、上尾菜、三合、軍屯、聯營、林布、

東路、半山等26個村,全鎮總面積169平方公里,近六千户,兩萬多人。寧溪所城故址本依

張家坡而建,環坡築城,因此後世的所城鎮區的建築基本未超出城牆舊址的範圍,所城鎮區

至今也保留着不少舊的石板街、墟市、民宅、店鋪。

我們在採訪中得知,城内目前人口較多的姓氏有阮、利、朱、黄、古等。隨後,我們拜訪

了阮氏宗祠。該祠始建於乾隆五十五年,咸豐兵燹後於同治六年重修,其後歷經修葺,今雖

談不上金碧輝煌,也顯得敞亮肅穆。步入中堂,幾副紅彤彤的楹聯光彩奪目,其聯句曰:“湘

蘭小城寧溪所舜水河畔一小鎮,八兄屯業樂安居都龐嶺下盡朝暉;叔侄聚會暢談農村改革

開放新變化,同心協力堅持党的領導邁步奔小康;三分巨石朝九嶷山外有山山更高,舜水彎

彎入湘江八户兄弟遍五鄉。”􀃊􀁉􀁗閲畢楹聯,進入後進正堂,在“阮氏有元西歷代先祖考妣之神

位”旁,我們又發現了牆上有一通作於光緒十四年的《倉穀碑記》,碑文曰:

昔者明初土苗作祟楚尾,吾祖與九所各户奉調來藍,守禦寧溪,因以落屯受業,同

起排名張、韓、吴、梁、楊、孫、丁、萬、趙。余户係趙所一排……􀃊􀁉􀁘

阮氏長老親切地介紹了祖先屯守寧溪的光輝歷史,也展示了《阮氏族譜》。阮祠的所見所

聞,令我們興奮不已,這不就是我們要尋找的寧溪所軍户和軍屯的直接綫索嗎?

《阮氏族譜》修於光緒二十年,篇首收録了不少舊序,第一篇作於崇禎十一年,不著撰

者,其文不載阮氏遷徙開基之事。第二、三篇均作於雍正十一年,其中,第十代孫阮國賢所

撰之序曰:

我祖係出江南江寧府上元縣固名都勝境人也。明初從戎有功,特授江南左衛旗

甲。值元末杜回子負固楚尾,於洪武二十三年奉調本坊寧溪征剿。後敕行屯田制,因

受業居焉。寧城之有阮氏,自元公始。􀃊􀁉􀁙

顯然,雍正譜序的表述,與前引《明太祖實録》所載洪武二十三年平亂立所的史事精確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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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筆者於藍山縣所城鎮阮氏宗祠考察時所見。
光緒十四年《倉穀碑記》,立於藍山縣所城鎮阮氏宗祠内墻壁。
《阮氏族譜·國賢公序》,藍山縣所城鎮阮氏藏光緒二十年刻本,不分頁。



光緒年間《倉穀碑記》則增添了有關屯田所的細節,不過,碑記中“九所各户”與楹聯中“八兄

屯業”“八户兄弟”是何關係? 令我們頗爲好奇。阮氏長老解釋,八户是所城八大姓。我們

接着又拜訪了一户利姓人家,主人同樣十分熱情,亦展示了他們於2000年修訂一新的宗譜。

宗譜所録舊序中,以康熙三十五年由十一代孫利思義所撰者爲最早,其文曰:

吾祖原本肇慶府高要縣籍,當皇明洪武初,調撥江南留守左衛。未幾,而楚尾杜回

子作祟,復調寧溪,幸而奏凱,安屯守禦。溯其來由,迄今爲世已十一矣。􀃊􀁉􀁚

讀到這裏,我們頗爲興奮,杜回子之亂以及締造寧溪所的歷史記憶,在這些所城大姓的譜牒

中竟如此清晰。利氏族人還説,他們的宗祠不在所城,而位於一個叫軍屯村的地方,族譜彩

頁中就有該村照片。族人又云,黄氏、古氏的人口主要分布在所城以南的下洞村,這些大姓

以前都有一部書,老輩人説那是各個姓“共同的族譜”,記得下洞村古氏還藏有一部。這番

講述令我們更加好奇。什麽是共同的族譜? 在所城用完午餐,我們即直奔下洞村一探

究竟。

二、《寧溪所志》的發現

車出所城,沿着X082縣道繼續往南行駛,我們發現縣道完全就緊靠舜水幹流河谷前行

了。大約20多分鐘的車程,我們來到下洞村,向村民們請教,他們十分熱情地介紹了村中的

黄氏宗祠以及水樓等老建築。當我們問及古氏的家譜,年輕人不甚清楚,有位長者告訴我

們,那要到下洞南邊大河邊村的山上一户姓古的人家才有。於是,我們兵分兩路,兩位同伴

留在下洞拜訪黄氏宗祠和查閲族譜,我們則幸蒙長者相伴指引,繼續與舜水並肩,向着藍山

最南部的荆竹、大橋瑶族鄉方向前進了。行至沙子嶺,舜水受山峰頂托,轉了個九十度大

彎,這個大彎的東側山嶺,就是大河邊村所在了。

長者領着我們走上陡峭的山路。沿路稀疏分布着一些民屋,門前大都堆滿竹木,想必

是村民的生計所繫。大約走了10分鐘,終於抵達古家,當我們問及那部所謂“共同的族譜”

時,主人家一臉茫然,不過他過了一會反應過來,從裏屋取出了一個大塑膠袋,説裏頭有些

祖上傳下來的一些古書,他們也不大懂,大概有我們需要的。袋子一打開,我們都驚呆了,

裏頭有兩部分别修於嘉慶十二年和民國十六年的《古氏族譜》殘本、十幾份晚清民國的契

約,另外還有光緒二十九年藍山人阮敬濤所撰的《寧溪所志》共五册,指引我們的長者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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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郡)利氏宗譜》,藍山縣所城鎮利氏宗藏,2000年重修本,第1—3頁。



地説,這就是他所説的“共同的族譜”,裏頭記載了所城八大姓的祖先的歷史。

這部《寧溪所志》未見目録頁,除其中一册保存了題有“寧溪所志 卷三”的原封面,其餘

四册封面已佚,此四册中有三册由今人用硬紙裝訂,整理者又在硬紙封面添加排序,同時題

寫了該册内容。根據整理者的題序,五册依次爲:

一、藝文、事紀、新民、猺峒、猺俗、跋

二、舜鄉文會譜

三、辦學、學田、人物、節孝、高壽

四、西方文社譜

五、兵制、九所屯田、合約、條規、社穀、西隅排甲年序、廟宇記

從内容上看,此排序略顯混亂。根據版式和刊刻字體,並結合阮敬濤及李國楨二跋,

《舜鄉文會譜》《西方文社譜》應是光緒二十年與《寧溪所志》同時刊刻的兩部與賓興、文會有

關的文獻,是否從屬於所志,尚難分清。阮敬濤本人的簡要履歷也在《西方文社譜》中出現,

曰:“阮敬濤,字伯麟,號友于,西隅十甲,紹武之孫,同治二年補行壬戌歲試,錢學院取入文

庠。辛卯科恩賜舉人。”􀃊􀁉􀁛

《兵制》一册較爲特别,其封面在書名下方標注:“八户:阮、李、朱、黄、利、潘、古、周;九

所:張、韓、吴、良、楊、孫、丁、萬、趙。”由此,我們馬上與所城内阮氏宗祠的楹聯及《倉穀碑

記》聯繫起來了,此八户即是八兄屯業、八户兄弟之八户,九所之名,除了整理者誤將“梁”寫

作“良”(按,所志正文均作“梁”)之外全部一致。該册所録《九所屯田》《九所籍貫》《立民户

合約》《聯里朋甲合約》《輪當值役合約》《西隅十排合約》等篇,也已清楚地表明,所謂九所八

户,主要涉及寧溪所城軍、民户籍的演變過程和形成的人群組織。該册中還有一篇《九所規

約》稱:

户之有規,由國之有律,律必准乎人情,户規必當乎衆志……

一、寧溪所志同刷十部,每户各取一部,餘存一部與户老收執,一部與册書輪

值……

一、寧溪所志於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刊刻,共計十部,第一部面繪太極圖,圖下列先

天八卦,次序卦名,下依席圖位次,列八户姓氏,存收執人處;第二部面排“興寧一”三

字,下注“册保”二字,付册書存收;其餘八部依次各列一先天卦名,字型大小即載某户

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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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著撰者《西方文會譜·諸紳履歷》,藍山縣所城鎮大河邊村古氏藏光緒二十年刻本,第48a頁。
清阮敬濤《寧溪所志·九所條規》,藍山縣所城鎮大河邊村古氏藏光緒二十年刻本,不分頁。



根據這段叙述,可知當時所志一共刊刻了十部,照其描述,我們所獲得的這部所志,如果其

整理者在《兵制》一册硬紙封面的題注乃照原本而寫,那便可以認爲,這部所志即是《九所規

約》中所説的、列八户姓氏於封面太極圖下的、在八户收執人中流轉的那部所志。因此,指

引我們前來尋書的黄姓長者才會説,這是八户共同擁有的那部族譜。

無論如何,所志只刊刻十部,且各有重要歸屬,但下落不清,如今十逢其一,我們已是萬

幸了。古氏所藏的這部所志略有殘損,阮敬濤序言可能在《兵制》或《藝文》這兩册之篇首,

早已散佚。所幸民國《藍山縣圖志》抄録了《寧溪所志序》,有學者也早已注意到這篇序言的

重要性。比如,趙世瑜論及明清易代的失序與地方社會的運作時,就提及民國《藍山縣圖

志》户籍篇的按語———“初,九所原係屯户,諸買民田,率寄糧民家,不能自立。厥後生齒日

繁,人才日競,得請立户口,號興寧一,朋歸西隅十甲,蓋在清康熙間乃易屯爲民”􀃊􀁊􀁓,以及該

志所録《寧溪所志序》所言“洪武二十三年杜回子以元末餘醜,作祟楚尾。時余祖輩領江南

各衛所軍調赴征剿,大軍屯南平,進據寧溪。……爲田六十頃有奇,爲糧二百石有奇……及

於中葉,族姓蕃昌,雖置民田,實屬寄莊。迄國朝有拆衛散軍之旨,諸户流離,僅餘數姓”􀃊􀁊􀁔,

趙世瑜認爲,藍山九所八户的屯户,就是明初所設寧溪所的軍户,是在明初平亂後屯守的。

除了置買民田寄莊者,剩餘的八姓軍户在清康熙時申請改變軍户身份爲民户,這説明了清

初軍户處在極不安定的狀態􀃊􀁊􀁕。趙世瑜將軍户籍貫問題置於明清易代與區域歷史延續性的

論辯中去討論,具有重要意義。不過,單靠這一志序,尚未能徹底理清軍屯聚落變遷和屯軍

户籍演變的綫索。

寄莊與易籍是否只是不同軍户群體的不同選擇? 朋歸民户的契機和做法是什麽? 户

籍的轉變給土地、聚落及其社會組織帶來什麽影響? 這些問題隨着《寧溪所志》的發現和解

讀,可作進一步探討。以下結合其他史料,圍繞《寧溪所志》所謂九所八户的户籍演變問題

試做分析。

三、明代武備沿革與屯田流轉

關於洪武年間設立的寧溪千户所的建置,較早的記載見於嘉靖《衡州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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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藍山縣圖志》卷九《户籍上》,第619頁。
民國《藍山縣圖志》卷九《户籍上》,第640頁。
趙世瑜《“不清不明”與“無明不清”———明清易代的區域社會史解釋》,《學术月刊》,2010年第7期,第130—
140頁。



藍山縣

寧溪千户所:在縣西二十里,洪武間因杜回子作亂開設,屬茶陵衛。置官:千户四

員,百户九員,吏目一員,司吏一名,旗軍一千餘名;

民兵:一百六十名;

守禦軍:歲撥茶陵衛官軍三百餘名,以指揮一員領之,防守界地;

屯田:寧溪千户所屯田九十餘分;

屯糧:七百二十余石;

演武場:在城外,場内建演武亭三間。􀃊􀁊􀁖

值得注意的是,寧溪千户所的守禦軍曾實行了“歲撥茶陵衛官軍三百餘名”的制度,也就是説,

在寧溪千户所由千户百户統轄的一千多名旗軍,並不承擔重要的防禦和作戰任務,而是借調了

其隸屬的茶陵衛的班軍。對於這種班軍調防制度的由來,嘉靖《茶陵州志》有所記載:

茶陵衛,在元爲萬户府。國朝吴元年始立衛,命指揮范谷保領焉。以州之譚悦道

等歸附軍千人,並調蘇松歸附軍千人置左、右、中三所。洪武十三年,復以襄陽歸附軍

千人補之。二十二年命都督李勝垛州民户,得軍二千八百人。以二千人置前、後二所,

調其餘以守禦貴州清平衛。二十八年,以後所五百户、旗軍五百六十人往鎮宜章,置黄

沙、栗源二堡。後復調五百户以置宜章守禦千户所,而衛仍統之,以職事屬。統轄如宜

章者凡四守禦所,曰郴州,曰桂陽,曰廣安,曰寧溪。天順中,奏調征戍者凡三處,曰廣

西柳州,曰藍山,曰臨武,分六班輪戍焉。每班軍凡三百。􀃊􀁊􀁗

這段材料頗爲細緻地叙述了明代前中期茶陵衛的旗軍來源及去向,早期的衛軍來源於長江

中下游地區的歸附軍,其後又從茶陵州進行垛集抽軍,總共將近六千軍人。其後,除了茶陵

衛的前後二所駐留二千軍人,其餘的軍人主要撥往貴州,以及湖廣南部的宜章。此時期茶

陵衛也統轄了湖廣南部的若干守禦千户所。天順年間,茶陵衛開始以班軍輪戍的形式,調

往廣西和湖南南部的藍山、臨武二縣,這又是因何而設呢?

明中後期南嶺地區的府縣誌叙及城池建設時,對天順年間廣西獞寇、苗賊流劫南嶺的

事件多有着墨,譬如嘉靖《衡州府志》和萬曆《郴州志》即稱:

永興,舊無城,天順間,知縣江常曾於縣後一帶築土垣。……宜章,舊無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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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八年,廣西流賊劫縣,成化八年,知縣劉寧築磚城……桂陽,舊無城……天順八年,廣

西苗賊流劫至桂陽,典史張英奏聞,成化元年展築土城……􀃊􀁊􀁘

衡山縣,舊無城,成化八年知縣劉熙重修……常寧縣,舊排栅爲城,正統八年,副千

户鄧英易栅築城。天順四年,副千户胡綱修築石甃……桂陽州,古監城……天順末燬

于寇,成化四年,都指揮使翟璥重築甃以石……臨武縣,舊無城,天順四年因獞寇,縣丞

張禛築土城,成化元年甃以石……藍山縣,舊無城,天順八年,因獞寇,知縣蕭祓築土

城,成化七年甃以石……􀃊􀁊􀁙

天順、成化年間,在南嶺一帶縣份比較顯著地出現了重建城池的過程,不少府縣此前只有土

城,在寇亂時期,部分城池被攻破􀃊􀁊􀁚。這些縣份大都是在天順以後才砌石築城的。

明代中期,南嶺衛所面對所謂猺獞寇盗的侵擾,採用了明前期的班軍輪戍這種帶有某

種調遣性質的臨時軍政。據康熙《藍山縣志》載,“弘治初年苗賊作亂,都御史王公題請撥茶

陵衛千户三員,官軍三百名輪班戍守”􀃊􀁊􀁛,然而,連續的長途調軍似乎帶來諸多弊政和隱患。

嘉靖《茶陵州志》就説:

正德十二年,復以臨武班借戍桂陽縣,久而成額,士卒頗苦之,恐當復還臨武也。

柳州之役,水土不習,戍而死者十常七八,殊可哀也。􀃊􀁋􀁒

到了嘉靖年間,面對寇盗突發時的征戰策略,應對方式發生變化。此前我們曾提到嘉靖年

間土寇杜回夥同荆竹徭酋趙朝勝在九嶷山一帶作亂,對於這一事件,同治《桂陽直隸州志》

的叙述如下:

嘉靖二十三年,藍山土寇杜回作亂,與荆竹源徭酋趙朝勝通引廣西苗劫大橋。巡

道到縣鎮撫,遣千户張世恩征討,令歸義徭民成世仁、鍾富光入巢譬諭諸徭,與之要約,

殺朝勝、杜回等,經歲乃定。因奏以世仁、富光爲撫徭官,免大橋、白龜、白溪、程里諸源

徭役,惟納田税,號下山徭。其荆竹諸源,以山爲業,皆不輸税。􀃊􀁋􀁓

對於土寇“杜回”是爲記述之誤抑或附會之筆,暫不深究,不過,這位招撫徭民、以徭治

48 文  史 2014年第4輯·總第109輯

􀃊􀁊􀁘

􀃊􀁊􀁙

􀃊􀁊􀁚

􀃊􀁊􀁛

􀃊􀁋􀁒

􀃊􀁋􀁓

萬曆《郴州志》卷八《創設志上·城池》,《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第58册,上海古籍書店据明萬曆四年刻本影

印,1962年,第1a—8b頁。
嘉靖《衡州府志》卷三《城池》,第1a—2b頁。
地方志中也收録了一些城陷之後不畏强暴堅貞守節的故事,譬如桂陽縣王氏、臨武鄺氏、藍山雷氏等,可參嘉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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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巴蜀書社,2003年,第53頁下。



徭卓有功勳的千户張世恩,倒是確有其人。據同治《藍山縣志》記載:

明代武舉人:厲邦相,南平人,中嘉靖甲子科;

張世恩,寧溪所副千户,中隆慶丁卯科;

張世忠,恩弟,副千户,中隆慶庚午科;

利邦相,軍生,中天啓甲子科􀃊􀁋􀁔

我們2012年考察藍山縣城塔下寺時,閲讀了寺内保存的自明代到民國的碑刻,其中一方萬

曆八年《新建東塔碑記》上書“寧溪所千户張世恩施銀伍兩、陳孟元施銀一兩伍錢”􀃊􀁋􀁕。

隆慶年間張世恩、張世忠兄弟接連中武舉,且均升任副千户,可算是寧溪所的大事了。

從史料所透露的一些迹象來看,帶有某種“本土”身份的寧溪所軍官的地位的提升,似乎對

既有的茶陵衛班軍體制造成了影響。例如康熙《藍山縣志》提到:

萬曆十三年,知縣陳顯良因督哨指揮池宗武縱放刁軍,以橐糧爲由,幾至激變,

地方申文院道,題請革裁茶陵衛戍守官軍,仍於附近桂陽所調軍一百名,千户一名哨

守。萬曆四十年,復因桂陽哨軍潛歸,虚冒行糧,城池不守,知縣陳良楚申文院道,即

以本縣暨臨武比例附近軍充撥哨守,仍以桂陽守禦千户所官一員督哨,兼理大橋

營務。􀃊􀁋􀁖

瀆職放縱、監管不力這類指控理由,以藍山本縣的立場提出,其確切性大概需要略打折扣。

顯然,無論是茶陵衛的輪戍軍還是桂陽所哨軍,都在藍山遇到了部分抵制乃至排斥。若究

明代兵制的整體沿革,嘉隆以後的轉變頗爲重要,也更爲複雜。康熙《郴州總志》言簡意賅

概括爲“衛所設自洪武,營哨調自正德,殺手募自嘉隆,至末團練鄉勇而兵益弱矣”􀃊􀁋􀁗。對於

藍山地區而言,明代中後期的募勇和團練的發展情况,還有待日後進一步考察。此處先轉

而討論軍屯的問題。

明初設立衛所制度的同時,亦創設了軍屯這一養兵守邊的重要策略。按照萬曆《大明

會典》的記載,明初兵荒之後,民無定居,糧餉匱乏,遂命諸將分屯各處,“後設各衛所,創制

屯田,以都司統攝,每軍種田五十畝爲一分,又或百畝、或七十畝、或三十畝、二十畝不等”􀃊􀁋􀁘。

本節開篇所引嘉靖《衡州府志》記曰:“寧溪千户所屯田九十餘分”,其屯田單位即是以“分”

而計。除了這個屯田分數記載,嘉靖府志還記載了衡州衛本身的左右前後所共有屯田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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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其他所轄州縣的屯田數未記録􀃊􀁋􀁙,而寧溪所屯田之總數,以及每軍種田之數,尚不甚清

楚。按《寧溪所志》的記載,寧溪所原額屯田六十六頃四十九畝九分二厘四毫􀃊􀁋􀁚。

此屯田數尚不知何據,若按嘉靖府志所言一千餘旗軍作除法,則每軍屯田約有60畝。

王毓銓先生論及明代軍屯分地畝數時,就特别提及康熙《永州府志》所載萬曆時期永州府

屯政:

往時户籍不明,屯田侵隱,有一軍而占田一二百畝者,有一軍而田不滿二三十畝

者。至萬曆九年,該衛申詳兩院,奉文清丈,多者攤之,不足者補之……至十七年,守道

馬委林推官改正魚鱗册,而又造歸户册,每軍給由票一張,上載土名田數,計田五十一

畝八分,軍無不均之歎。􀃊􀁋􀁛

也就是説,到了明代隆萬時期,湖廣南部的户籍及軍屯情况十分混亂。王毓銓先生指出,萬

曆九年實行的清丈,旨在以見額屯地分配給見役屯軍,因此才會出現五十一畝八分這個畸

零數字􀃊􀁌􀁒。與永州府毗鄰的衡州府,有無同步施行清丈政策並頒布歸户册? 尚無法確定,

不過,關於明代中後期湖廣軍户逃絶、屯田散亂的情形,從各種文獻看來,似乎有一定的

普遍性。萬曆後期任禮部右侍郎的湖廣湘潭人李騰芳,就提到茶陵衛屯田多被典賣的

現象:

頃因遼軍增餉,普地加徵,百姓莫不急公,屯弁豈容獨厚? 年來已派每糧一石加銀

八分,昨又奉衛票,絶軍糧一石加銀五錢。……今軍既絶矣,姑聽其買賣,而以此五錢

爲田價耶? 則承平日久,軍田係軍屯種者十無一二,而私相買賣者非一朝夕矣。既賣

之田,又許重賣,仍異蛇足,而令百姓重出一番田價,人情似亦不甘;或謂買絶軍田者,

雖曾出價,必少於軍未絶之田價,而姑以此爲償耶? 則今查本縣屯田,盡是流水接買,

其契多係先朝年月及買賣主高曾姓名,其田皆曰屯田,並無絶軍字樣,其價皆是平價,

並無絲粟便宜……今歲月漶漫,即云該衛未必無册,然亦難盡以爲確據矣。只憑旗甲

之開報,知因之質證,則何文不可舞,而絶曰不絶,不絶曰絶乎?􀃊􀁌􀁓

可見,屯田之散亂已達到“流水接買”的程度,典賣田契隨意記録屯軍世系,衛册簿記形同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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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田之屯與非屯,軍之絶與非絶,竟只須憑旗軍出質開報即可。如此看來,明代後期之屯

籍,恐與屯田之歸屬脱離者甚多。《寧溪所志》所載《九所屯田》中又稱:

其屯糧籽粒係衛所官徵收報銷,每歲科入軍學文武二名,以定屯户。(稱爲九所,張韓

吴梁楊孫丁萬趙也。)……明季寧溪諸户苦於科派徭役,每多逃亡,僅餘數姓。􀃊􀁌􀁔

該文指出,明後期由於屯户被科以徭役,逃亡脱離,寧溪所九所屯户幾成空籍。此外,

李騰芳在《征丁議》一篇中還提到“有積鏹堆囷,權子母而出之,而其家無田,不名一差;有專

賣屯種肥膏至數千畝,而其家無民田,不名一差”􀃊􀁌􀁕的情形,也就是説,若買占軍屯而不置民

田,在萬曆時期仍可以通過各種手段規避差役以謀利。如此一來,軍屯的實際占墾情况恐

怕就更爲複雜了。

在我們搜集的寧溪所城“九所八户”的若干族譜中,也發現了一些反映明後期寧溪所軍

屯流轉的蛛絲馬迹。譬如所城利氏的宗譜所録嘉慶年間序言,就提到了明代先祖邦俊公置

買軍屯,其後定居所謂“軍屯村”的前事:

唯我利氏肇基賢生公,而其由來已彰於各叙,余無庸贅。獨是落屯寧城之後,復擇

吉於軍屯,實邦俊公之貽謀也。􀃊􀁌􀁖

在我們前往下洞村尋覓大河邊古氏的途中,夏洞(下洞)黄氏的族譜也得以搜集,譜中所載

雍正七年譜序中稱:

予祖義高公家緣粤東肇慶府,雖世掌戎行,每以善自持。先明洪武初欽調江南,緣

邑之大橋杜回子作祟,於二十三年又由江南奉調寧溪,落屯之由則基此也……加之子

嗣漸盛,遂卜居於此。置田疇,購山嶺,優游林下,他無所事。日惟以勤儉耕讀,淑身善

世,督訓子孫爲務。至萬曆時以丈剩餘田花撥各軍,以充子粒,而屯田之受又由此矣。

嘉靖間,曾祖富公、吉公念食指日繁,復置民田以供日用。􀃊􀁌􀁗

在黄氏的家族記憶中,有兩個關於土地占墾的記憶,先是提及萬曆清丈分撥屯田,然後又追

溯到嘉靖置買民田。關於後者,我們隨後還要進一步討論,無論如何,明中後期軍屯流轉和

軍户身份重構的迹象已逐漸顯露。其實,辨别洪武落屯還是萬曆受屯,分清明初軍户還是

晚明佃民,也已經不重要了。值得考察的是,明末軍屯流轉的狀况到了明清之際有何後續

演進? 所謂的“九所八户”的結構和叙事又是如何形成和被强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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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阮敬濤《寧溪所志·九所屯田》,藍山縣所城鎮大河邊村古氏藏光緒二十年刻本,不分頁。
明李騰芳《李宫保湘洲先生集》卷三《議·征丁議》,第92頁。
《(河南郡)利氏宗譜》嘉慶元年十四代孫利和暄增生利成器《序》,藍山縣所城鎮利氏家藏,2000年重修本,第7
頁。
《黄氏族譜》雍正七年十一代裔孫文燦撰《重修家譜序》,藍山縣所城鎮黄氏家藏,1993年,第48頁。



四、清初墾荒與里甲户籍重整

明末清初,南嶺戰事紛繁。順治二年,福王以何騰蛟兼湖南巡撫,招降李自成餘黨,分

十三鎮。同時,故巡撫中軍曹志建鎮龍湖關,後取郴州。到順治三年,曹志建招降臨武縣的

軍兵,並徵其税。順治四年平南王尚可喜取衡州,破桂陽,五年,永明王朱由榔諸將取湖南

地,曹志建旋復取之,永明王又與曹志建混戰,順治七年至九年,曹志建和永明王先後被平

定,湖南正式進入清朝的統治之下,清廷亦進入順治親政的時期􀃊􀁌􀁘。

清廷在征戰中拓展統治地域的同時,逐漸着手處理土地抛荒和人口逃亡的問題,順治

六年開始,一系列推行墾政的規定開始頒布,其重點在於招徠流民入籍、給予墾荒執照、規

定六年升科、嚴禁僉派差徭等􀃊􀁌􀁙。然而,類似的墾政在實際推行中却困難重重。譬如在湖

廣南部,戰亂時息時興,城頭變幻大王旗,縱有意墾荒者,亦難以下定决心認墾,此外,在

恢復熟田舊額與開墾新增荒田之間,也存在着操作上的左支右絀,因此墾政一直推行

不順􀃊􀁌􀁚。

順治十二至十四年,時任經略湖廣、江西、廣西、雲南、貴州等處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糧餉、兵

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洪承疇,在湖南推行了一系列軍政和墾政的舉措。在順治十二

年三月初八日的題本中,洪承疇提出修舉邊地屯田諸策,且多述湖南情形,其文曰:

湖南寇亂多年,田地荒蕪已極,人民逃徙殆盡,雖設有興屯道廳料理開墾,而臨邊

衝要之區,值賊氛未靖之際,孰能履畝踏勘,躬親招徠? 是以逃者照舊未歸,荒者仍然

未墾……滿洲大兵與臣軍前官兵,俱奉旨駐紮長沙及常德、衡州等處,所用軍費不

貲……惟有屯田一事,可以儲國課,可以招流移,可以佐兵食,又可以資軍前經費之所

不繼。但湖南荒蕪田地無主者固無人墾辟,即有主者亦不敢耕種,逃散之家,久不復

業,以其一苦於賊,耕種在地未收,而賊寇突來,徒費工本;再苦於兵,糧米在家未食,而

官兵一到,搜掠無存;三苦於差徭,田地方耕未熟,而差徭催逼,雞犬弗寧……委前任江

南漕運道、今任偏沅撫臣袁廓宇,於十年十二月内,自武昌先赴長沙勸諭招徠,分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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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永州府志》卷一七《事紀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298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1103—
1106頁。同治《桂陽直隸州志》卷四《事紀第二之二》,《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南府縣志輯》第32册,江蘇古籍出

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2003年,第56—57頁。
《清世祖實录》卷四三,順治六年四月壬子。
《順治九年六月十八日户部尚書臣車克等謹題爲開荒漸有成效勸農宜請特恩先陳巡歷三郡情形》,中國社會科

學院經濟研究所藏《户部抄檔·地丁題本·湖南三》第3册,第145a—147b頁。



屯各官,會同州縣印官,真心實意,親到鄉村,委曲開導,不論土著流移,但有親戚户族

認識之人,互相保結,即就其鄉居去處,准投赴認,必於州縣民人見種納糧熟地之外,兩

相隔遠,决不許相連以致混雜滋擾……俟田地耕種成熟,永爲己業,遵例於三年之後仍

歸州縣以作民田,照例起科,不許原主争告,不致官員人役科派使費……􀃊􀁌􀁛

洪承疇的題本詳盡地叙述了興屯道廳難行興屯舊政之緣故,主要就是官兵搜刮與州縣差徭

使得兵荒中之墾辟缺乏保障,進而提出由州縣官員到鄉村招徠,並力行三年升科政策。值

得注意的是,對於墾荒田地之認定,洪承疇强調了“户族保結”的必要性和屯田必須陞作民

田的原則。這對其後之土地墾荒進程具有頗爲深遠的影響。

經過一系列的政策改革,南嶺縣份的賦税問題有了調整契機。順治十二年,朝廷下詔

蠲免順治八、九年逋糧,諭民墾荒田許十年後起科,禁有司横斂私徵,十三年始定五年一次

編審人丁,並始設州縣赤曆册,令民自登納糧。十四年,經略五省軍務洪承疇治兵於衡州,

又免除了官紳本身丁徭􀃊􀁍􀁒。顯然,這些措施都貫徹了洪承疇的屯政新思想,突出了州縣以下

民人自行保結、登籍納糧,官府緩徵起科的政策要點。

據巡按湖廣湖南監察御史胡來相和偏沅巡撫袁廓宇等合題,順治十三年湖南各屬共墾

荒田313323畝􀃊􀁍􀁓,應該算是不錯的效果。不過好景不長,在順治後期至康熙初年,湖南墾

荒中弄虚作假的現象開始出現,其主要弊病在於“縣令不晰地方之苦,不查荒地之墾否,

勒令里民報墾,妄將未墾作已墾之熟糧,希圖邀功”,“蠲荒之令未幾,而勸墾之行即下”,

加上康熙二、三年進剿所謂西山逆賊的戰事中,對各縣攤派勞役,導致民衆“包賠苦累,流

徙他鄉”,結果到了康熙九年“舊荒未墾,僅存熟田,又行荒蕪”,衡州府不少州縣都徵輸乏

力􀃊􀁍􀁔。康熙十三年,清廷在湖南與吴三桂叛軍展開拉鋸戰,當年對民間預徵了三年的丁糧且增斂

軍器銀,康熙十七年,占據衡州的吴三桂死去,至康熙二十年,吴三桂餘黨盡平,大兵凱還,與民休

息,衡州府臨武、藍山、嘉禾諸縣徵調悉罷􀃊􀁍􀁕。南嶺地區又面臨着重新整頓賦税和户籍的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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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十二年三月初八日欽命經略湖廣江西廣西云南貴州等處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糧餉太保兼太子太師内翰林

國史院大學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臣洪承疇謹題爲修舉邊地屯田事宜以拯民生以佐兵食恭報上聞

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藏《户部抄檔·地丁題本·湖南三》第3册,第185a—189a頁。
《順治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内閣下順治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欽差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臣袁廓宇謹題爲清理人丁地土以裕國用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藏《户口人丁題本》第
36a—38b頁;道光《永州府志》卷一7《事紀略》,第1107頁。
《順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到順治十三年十月 日巡按湖廣湖南監察御史胡來相謹揭爲恭報湖南情形并陳管

見仰祈睿裁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藏《户部抄檔·地丁題本·湖南三》第3册,第151a—152a頁。
康熙《衡州府志》卷五《田赋·附录·抚院請蠲捏墾逃荒奏疏并司府申文(康熙九年五月初九日)》,《北京圖書館

古籍珍本叢刊》史部地理類第36册,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208—211頁。
同治《桂陽直隸州志》卷四《事紀第二之二》,《中國地方志集成·湖南府縣志輯》第32册,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
巴蜀書社,2003年,第56—58頁。



問題。

順治四年湖南初入版圖時,清廷曾“降旨撤衛散軍,寧溪以郴桂守備統之。專防各處猺

峒,外屬於湖廣提督總兵官總督,内屬於兵部”􀃊􀁍􀁖。《寧溪所志》對順治至康熙中期兵制轉變

期間的屯田及户籍的演變有不少叙述,譬如《九所屯田》一篇重點叙述了康熙四年至六年由

巡撫周召南主持的豁除衡、郴二屬“無徵米石”的善政。所謂“無徵米石”,是明末因軍餉激

增而加派的賦税。順治年間衛軍已裁,明末加徵本已廢除,康熙四年又忽然加派。經過周

召南的努力,此項加派終獲開除。據《九所屯田》稱:

康熙二十八年奉文,寧溪所丁糧充餉二百一十一兩六錢六分七厘有奇。厥後,九

所歸於民籍,民亦獲豎屯梗,其田遂交售矣。􀃊􀁍􀁗

也就是説,寧溪所除了原來自徵報銷的屯田籽粒已經開豁外,曾一度向屯丁加徵的二百多

兩派餉也裁革。康熙十七年,清廷也已下令,湖廣“歸併衛所,屯丁亦令照州縣人丁例一體

編徵”􀃊􀁍􀁘。問題在於,裁革衛所制度之後,原來的軍户和屯丁,以及他們墾種的田地,又面臨

怎樣的處境呢? 所謂的“歸於民籍”“獲豎屯梗”又是何意?

《寧溪所志》又撰有《九所籍貫》一篇,其文曰:

八户原係江南軍籍,大明洪武二十三年奉調寧溪,征剿平定後,設所守禦,分軍屯

田,仍屬軍籍。雖置民糧,實屬寄莊。是時,門户未立,難免苛索,祖輩奮興有志,遂于

國朝康熙二十八年,屯糧歸併在縣,遂於是年入民學數名。是時,籍雖新而户未定。至

三十一年,上有聯里朋甲之諭,有李葉秀、祝世英、黄富吉、朱榮貴、阮清、利瓚、李之盛

等具名呈請聯里朋甲,時籌度效力者李遷喬、阮嘉偉、黄光顯、朱九錫、利思義等往返星

沙三次,蒙巡院司、布院司申奏批允在案,始立興寧一户口,朋歸西隅十甲,遂棄軍籍而

世爲民籍焉……又户口都甲向來三十六里,每都每甲皆採買六石,興寧一亦該六石,九

所照户攤派,歸衆領給,嗣因各户分立,户首一應攤派,各歸本户,潘户後進,以其新入,

未立户首,其一分採買因坐歸興寧一。

九所所名:

張、韓、吴、梁、楊、孫、丁、萬、趙

寧字櫃屯糧户首:

張所一排  李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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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阮敬濤《寧溪所志·兵制》,藍山縣所城鎮大河邊村古氏藏光緒二十年刻本,不分頁。
清阮敬濤《寧溪所志·九所屯田》,藍山縣所城鎮大河邊村古氏藏光緒二十年刻本,不分頁。
《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九《户口考一》,《萬有文庫》本《十通·第九種》,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5024頁下。



張所二排 利賢生

韓所一排 利均禄 勞祖任阮方興頂

吴所一排 周清泰

梁所一排 潘伏二

楊所一排 朱一君

孫所 本户失名

丁所 本户失名

萬所 本户失名

趙所一排 阮有元

趙所二排 黄義興

趙所三排 古記德

西隅十甲户名:

興寧一

在字櫃西隅十甲民糧户首:

李元授

阮有元

朱一君

黄二高

利賢生

周旭生

古記德

潘户承頂興寧一􀃊􀁍􀁙

這篇文獻詳述了寧溪所户籍的轉變,其重要一環就在於,康熙二十八年屯糧歸併入州縣,故

軍的户籍歸屬却懸而未决。三年以後,“聯里朋甲”的政策頒布,明代寧溪千户所的九姓屯

田所下掛的軍户,就聯名申請朋充里甲,頂了藍山縣西隅里第十甲的户頭,立名爲“興寧

一”,由此轉爲民户。在這一户頭下,先後由八個姓氏各出一户首,承擔里甲賦役。至此我

們也終於明白了所謂“九所八户”的由來了。

目前傳世的康熙《藍山縣志》,是康熙五十五年由藍山教諭劉世臣據康熙八年鄭夢坤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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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修纂而成,關於康熙三十年前後寧溪所“聯里朋甲”這一番變化,在縣志中得以記載。該

志賦役卷卷首言:“昔逃者今則歸矣,昔之衰者今則盛矣,昔之絶者今則續矣。”􀃊􀁍􀁚其後列有户

口表􀃊􀁍􀁛,以下以其中三個里的户口名單爲例:

西隅里下

一甲蕭鼎忠  二甲胡景安    三甲李壬叟 四甲孟子勝 五甲何勝卿

六甲彭榮德、福 七甲雷張丘 八甲雷李義 九甲蕭華仲 十甲興寧一
􀪋􀪋􀪋

􀪋

舜二都里下

一甲蕭得勝 二甲陳逢伯 三甲李盛輕 四甲蕭康仲 五甲史彭普

六甲蕭克慶 七甲雷光穀 八甲謝均華 九甲楊劉一 十甲李常政
􀪋􀪋􀪋

南四都二圖里下

一甲黄二十七 二甲陳元伯 三甲絶 四甲蔣得銘 五甲高謝通

六甲絶 七甲黄實甫李思誠實 八甲李真遠 九甲絶 十甲高元貞 程景恒

在西隅里第十甲的位置,“興寧一”的户名已經登録。從其他甲的情况來看,我們可以發現

不少絶户的記録,也有諸如“楊劉一”“彭榮德、福”之類的類似朋户的迹象。

在《九所籍貫》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至少三類人名,一類是明代九所軍屯下的屯户

户名,一類是康熙三十一年各姓申請朋立民户時所出示的户名,以及朋充民户之後,在新的

户口下開具的户首名,另一類是康熙三十一年在申請程式中實際活動的具體人名,如李遷

喬、阮嘉偉、黄光顯、朱九錫、利思義等人。關於他們的事迹,各姓後世修纂的族譜中常有提

及,譬如所城阮氏收藏的一部民國《阮氏族譜》中,就特别提到

嘉偉公才器邁衆,凡鄉族善舉力任不辭,我族向屬屯籍,康熙三十一年有興里出甲

之諭,九所建議改籍。公多方籌度,攜弟嘉昌公並九所親友,三赴星沙。蒙憲批,易屯

爲民,始得歸於西隅十甲,其有裨於後世者匪淺也。􀃊􀁎􀁒

在《九所籍貫》之後,《寧溪所志》又收録了若干份與九所八户契約,頭三份見於附録二。

從中我們可以得知,所謂“聯里朋甲”“朋里聯甲”或“連甲出里”,即是成立“合同户”,如附録

二《立民户合約》所列,包括阮嘉偉在内的康熙三十一年申請朋立民户的實際參與者,後來

即構成這個“合同户”下的“合同户丁”。在藍山縣城塔下寺中所立康熙六十年《重建東鄉官

廳山門石磴金剛殿宇修飭寶塔正殿碑記》中,“信户興寧一(捐)壹兩”的字樣出現在捐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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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藍山縣志》卷四《赋役志·户口》,第49頁。
康熙《藍山縣志》卷四《赋役志·户口》,第49—53頁。
《阮氏族譜·歷代義行》,藍山縣所城鎮阮氏藏民國年間刻本,殘本,第4a—b頁。



名中,可見,“興寧一”這一户頭在成立後的幾十年間,就已經實際發揮了社會活動中的人群

組織功能,而不僅僅只有簿册登記的意義。

附録一是同治《藍山縣志》所録户口表,從表中内容可以看出,康熙年間聯里朋甲政策

頒布以後,以朋户方式承頂絶户,乃至以朋户方式再增入朋户的情况還在增加,絶户的數量

也逐漸减少。

在這裏,我們稍將目光移開湖南,轉至清初東南沿海的閩粤地區,不少學者曾集中討論

了該地區康熙中晚期賦役制度的改革,以及隨之觸發的社會結構變遷,其中一項重要改革,

即是所謂“糧户歸宗”的問題,劉志偉、鄭振滿、陳支平、劉永華等學者均有專文討論􀃊􀁎􀁓。所謂

糧户歸宗,是清初福建、廣東所實行的里甲賦役改革,其基本做法是按宗族系統歸併錢糧花

户,在此基礎上徵派里甲賦役。在福建地區的考察中,鄭振滿和陳支平都重點關注了康熙

二十八年至三十年前後閩浙總督興永朝在福建全省推行的糧户歸宗改革。劉永華認爲,由

於興永朝本人的傳記中未提及糧户歸宗,這項改革的前後脉絡還有待考究,爲此,他着重考

察了光緒《漳州府志》所引《合户始末》一文,該文叙述了康熙二十六年海澄縣鄉紳鄭之惠向時

任閩浙總督王騭控訴里甲編役之弊政,並獲准在海澄鄉實行“歸宗合户”的過程。劉永華認爲,

興永朝在康熙二十八年五月由偏沅巡撫調任閩浙總督之後,隨後兩年全面推行了糧户歸宗措

施,將漳州府的改革前奏成功推進。在興永朝任後,福建的高級官員繼續推行了糧户歸宗改

革,但成效不一。劉志偉將糧户歸宗改革置於清初廣東整頓圖甲制的政策過程中去理解,認爲

政府很可能有意識地順應了當時宗族組織的整合趨勢,糧户歸宗又進一步增加了圖甲制中的

血緣色彩。劉永華的分析路綫也是頗有啓發性的,他提醒我們從糧户歸宗改革所要解决的主

要矛盾出發,分析清初閩西南的里甲賦役變化狀况及地方格局。康熙三十年福建的糧户歸宗,

也就需在“前興永朝時代”和“後興永朝時代”的福建“連續”語境中進行解釋了。

當我們考察了康熙三十一年寧溪所的“聯里朋甲”改革,以上討論似乎又有了新的生長

點,因爲除了改革形式和實施時間上的契合,我們還發現,興永朝調任閩浙總督之前,即是

擔任與湖南賦役改革直接相關的偏沅巡撫一職。興永朝是漢軍鑲黄旗人,在康熙十三年鎮

壓吴三桂叛亂中得到薦舉重用。據康熙朝實録記載,興永朝於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從四川按

察使升任偏沅巡撫,康熙二十八年閏三月,興永朝上疏,請示在丈量湖南地畝過程中,對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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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志偉《清代廣東地區圖甲制中的“總户”與“子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2期,第28、36—42頁;
鄭振滿《明清福建的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第4章,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51—199頁;陳支平《清初福建

“大當”之役考略》,收入陳支平《民間文書與明清賦役史研究》,黄山書社,2004年,第211頁;劉永華、鄭榕《清代

中國東南地區的糧户歸宗———來自閩南的例證》,《中國經濟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81—87頁。



强侵隱者准其自首免罪,户部准其所請,也勒令丈量官員不許藉端生事、科派擾民。如有濫

派滋擾者、事發、照貪官從重治罪。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壬子,興永朝升爲閩浙總督,七月己

亥,興永朝疏稱其在湖南偏沅巡撫任上尚有三事未竟,一是清丈荒熟地畝、見在舉行。恐赴

閩之後,有司乘機作弊。二是長沙城西城渠未修,三是湖南文風不振。興永朝於康熙三十

一年調任河道總督。康熙三十四年,朝廷發現湖南部分州縣並未丈量土地,向興永朝追究。

康熙帝於三十八年南巡後,點名批斥興永朝,認爲湖南水旱不報,地方米貴,百姓苦難,“皆

由興永朝、王良、楊鳳起三人相繼擾害所致”􀃊􀁎􀁔。興永朝的這番境遇轉變,多少有些突然。福

建糧户歸宗的政績,似乎也無法彰顯。

清代朱芳增的《從政觀法録》和李桓的《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均收録了興永朝的小傳,内

容基本一致􀃊􀁎􀁕。劉永華根據此二篇傳記中所稱興永朝在湖南任上“惟見田量田,不遺尺寸,

熟者定爲實征,荒者漸俟招墾。糧隨田辦,丁照糧辦”等措施,認爲其在湖南任上的改革是

依據了明代均田均役法的精神,但清丈政策並不很成功􀃊􀁎􀁖。

按實録所載,興永朝在湖南任上顯然在土地清丈上困難重重,不得已才上疏要求批准

占墾豪强自首免罪,調任閩浙總督後,亦對湖南清丈顧慮頗多。在興永朝之後,偏沅巡撫如

走馬燈一般,一兩年一换,康熙三十年到任的遼東人王良、康熙三十四年到任的正紅旗人楊

鳳起􀃊􀁎􀁗,顯然也碰到了麻煩,康熙三十八年,興、王、楊三人或許爲人構罪,遭到了康熙帝的指

責。若回到本節所述清初湖南戰事及屯政之難行,便可知興永朝之施政實有諸多掣肘。順

治年間,洪承疇亦早已闡明興屯不能以清丈爲前提,否則徒勞無功。興永朝對清丈中發現

的鄉村權勢格局予以温和處理,可説是順應了局勢。儘管他在閩浙任上與湖南局勢多有牽

絆,康熙三十八年又因故受挫,然而,吊詭的是,湖南的賦役改革却順着興永朝的思想履挫

履進。據《清朝文獻通考》記載:

康熙三十八年,以湖南幅員遥闊,履丈難遍,先令民自丈出首,官查抽丈,如有隱

漏,治罪。明年,湖廣總督郭琇陛辭奏曰:“湖南民稀地廣,或不能完課,遂致逃避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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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記録見於《清實录》第五册《圣祖仁皇帝實録》卷一三三“康熙二十七年二月甲子”、卷一四〇“康熙二十八年

閏三月丙辰”、卷一四一“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壬子”“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己亥”、卷一六六“康熙三十年正月戊寅”、
卷一九三“康熙三十四年六月戊戌”諸條,中華書局,1985年,第445頁下、第536頁下、第546頁上、第550頁

下、第805頁下、第1047頁下。
清朱方增《从政觀法录》卷十“漕運總督興永朝”條,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名人類⑨》第52册,臺北:明
文書局,第511—512頁;清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六一《疆臣十三》,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名

人類⑨》第153册,第521頁。
劉永華、鄭榕《清代中國東南地區的糧户歸宗———來自閩南的例證》,第83—84頁。
雍正《湖廣通志》卷二九《職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第532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第189頁。



之,清丈之後錢糧似比前差减矣。”上問:“减幾何?”琇奏曰:“約减十分之二。”上曰:“果

于民有益,所减雖倍於此,亦所不惜。若不清丈,以荒田着落他人,徵收錢糧有累窮黎,

斷不可也。”􀃊􀁎􀁘

“自丈出首”四字,傳遞了康熙年間錢糧改革在基層社會推行的實際狀况。通過梳理南嶺州

縣明清之交的制度變遷的整體過程,我們對明末軍屯散亂,以及清初戰亂,再到康熙中葉的

“聯里朋甲”改革便多了一些逐步演進的觀感。

五、合同屯户與衛所宗族建構

回顧《九所籍貫》一文,所謂“在字櫃西隅十甲民糧户首”,處理的是八户以朋充方式承

頂西隅十甲絶户孟敬韶之後開列的民户户首,主要承擔民户應有的差役。所謂“寧字櫃屯

糧户首”,處理的則是明末至清初的軍屯問題。附録二第三篇契約即是關於軍屯裁入州縣

所需承擔的差役在八户内攤派的問題,其中特别强調了所謂“祖宗遺業”。

《九所籍貫》開篇即有以下表述

八户原係江南軍籍,大明洪武二十三年奉調寧溪,征剿平定後,設所守禦,分軍屯

田,仍屬軍籍。雖置民糧,實屬寄莊。是時,門户未立,難免苛索,祖輩奮興有志,遂于

國朝康熙二十八年,屯糧歸併在縣,遂於是年入民學數名。􀃊􀁎􀁙

前述阮氏宗祠内牆上光緒十四年《倉穀碑記》記曰:

及明末土苗復亂,蹂躪鄉里,丁孫萬散失無蹤,而科派仍然。六排合議,丁孫萬絶

糧,六排分受,我排又應虚糧若干。章公以祖業不豐,恐難爲繼,因出己資,置買屯莊,

以作輪房,仗出餘麥,以供軍需,實庶丁糧兩便,而應度無虧矣。􀃊􀁎􀁚

《利氏族譜》所録嘉慶元年十四代孫利和暄、增生利成器所撰之序中亦稱:

唯我利氏肇基賢生公,而其由來已彰於各叙,余無庸贅。獨是落屯寧城之後,復擇

吉於軍屯,實邦俊公之貽謀也。先置民田,寄糧在李常正,後設民梗,群策立興寧一,乃

朝伯公之燕巽也。厥後寧城、軍屯之山嶺,乃前後所置之祭田,先公遠慮,舊序皆未載,

兹悉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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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文獻通考》卷二《田賦考二》,《萬有文庫》本《十通·第九種》,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4867頁中。
清阮敬濤《寧溪所志·九所籍貫》,藍山縣所城鎮大河邊村古氏藏光緒二十年刻本,不分頁。
光緒十四年《倉穀碑記》,立於藍山縣所城鎮阮氏宗祠内墻壁。
《(河南郡)利氏宗譜》,藍山縣所城鎮利氏宗藏,2000年重修本,第7頁。



這兩段叙述道出了朋户聯甲的重要前事:無論八户是否是明初受屯的軍户,在寧溪所設立

之後,軍户或屯户的土地流轉和添置是普遍的現象。利氏既落屯於寧溪,其後又在後來稱

作軍屯村的地方“擇吉”添置祭田,這些土地在賦税系統裏很可能即以屯糧的形式存在,可

免於差役。占有軍屯的人群,又開始添置民田,例如利氏的民田就寄莊於李常政,查前引康

熙《藍山縣志》户口表,可知其户籍就寄在舜二都第十甲,由於人户、土地與寄莊户籍的分

離,這類寄莊田産通常也容易躲過差役。到了明末清初,由於戰事頻繁,科派日增,特别是

到了清初,隨着衛所制度的裁廢,無論是軍屯還是寄莊田地,在所謂“門户未立”的情况下,

苦於苛索之擾。這種情况不特利氏獨有。附録二的《聯里朋甲合約》亦云:

立合同户李葉秀、祝世英、黄富吉、朱榮貴、阮清、利瓚、李之盛,原祖江南軍籍,奉

調守禦寧溪,因家口浩重,食用難支,祖置民糧無處安載。通所共立三十六寄莊户,寄

入舜二都各甲納糧當差。彼時交往由如,親義無異。迨至崇禎末年,寧溪消乏,僅存數

家,殘喘可憐,欺淩之苦,儼如主僕。每歲或報農民、倉書、禁子,任意苛索,是此逃亡故

絶,僅存六家,錢糧不滿二十擔。􀃊􀁏􀁒

爲了保住土地,獲得户籍,並享有子弟入學等權利,從三十六寄莊户,到六家,再到七家申請

朋户,潘家又隨後加入成爲第八户,八户朋甲的合同户就應運而生了。2012年當我們走訪

軍屯村的利氏宗祠,見其祠内正堂刻有木質楹聯,上書:

六百年籍尚軍名職守重三邊在昔宅卜横江昭代久經開地利

卅六户田由屯定淵源同九所自今祠臨鍾水殊恩長此戴天家􀃊􀁏􀁓

聯句簡扼地訴説了這一曲折的過程。除了將寄莊民田立爲一朋户以避科派,爲了保有明代

占墾的屯田的權利,强調九所的軍户淵源也顯得特别重要。縱觀我們在所城鎮發現的阮、

利、黄三姓族譜的編撰年代及其内容,可以看出一些相似的表述結構。

首先,各譜所收録的標明爲明代或清初的舊譜序,往往語焉不詳,或令人存疑。康熙中

期以後譜序漸多,世系漸繁,撰序之人亦始加世系抬頭。各譜常言明末譜牒盡佚,清代以後

始重新考訂。譬如阮氏族譜的第一篇序爲崇禎十一年永榮公序,對始祖、遷居、世系不着一

墨,全爲修譜撰序之套話􀃊􀁏􀁔。雍正以後譜序漸多。正如道光譜序所言“溯自洪武以來,單傳

者數世,迨入本朝而後燦發者千支”􀃊􀁏􀁕,形成了明代單傳,清初漸繁的世系樣式。黄氏族譜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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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清阮敬濤《寧溪所志·九所籍貫》,藍山縣所城鎮大河邊村古氏藏光緒二十年刻本,不分頁。
2012年筆者於藍山縣所城鎮軍屯村利氏宗祠考察時所見。
《阮氏族譜·永榮公序》,藍山縣所城鎮阮氏藏光緒二十年刻本,不分頁。
《阮氏族譜·時忠序》,藍山縣所城鎮阮氏藏光緒二十年刻本,不分頁。



早一篇序言,竟早至洪武十一年,其序文亦如阮氏崇禎譜序一般,不涉及寧溪黄氏之遷居及

身份􀃊􀁏􀁖。第二篇序的寫作時間則躍至清代雍正年間,兩篇同作於雍正七年的譜序,開始講述

了明初平定杜回子之亂,隨後落屯、卜居、置田疇、購山嶺,又於嘉靖年間添置民田,萬曆年

間再次受屯的故事􀃊􀁏􀁗。

其次,利氏的譜序始於康熙三十五年,與黄氏一樣,都提及始遷祖原籍廣東高要,其後

調往江南,再征戰南嶺,落屯寧溪的過程􀃊􀁏􀁘。乾嘉年間的譜序則常闡述了修譜的具體過程。

對於清初參加聯里朋甲之祖先,常有諸多傳記對其事迹加以渲染。如阮氏族譜,較完整地

收録了聯甲朋甲的相關合同和文書。

此外,各譜中晚清所作内容,都盡力彰顯祖先爲寧溪軍官的身份,阮氏在族譜中特别展

示了先輩祖傳的寧溪守夜銅牌,如道光五年阮文燾的序中稱:“世傳銅牌。陽面楷書一‘令’

字,陰面篆‘寧溪守禦夜巡銅牌’八字,編‘肅字一千九百八號’於中央。古色斑斕,真四百年

前物也。”譜中還專列《御製銅牌圖記》一節,專述祖德􀃊􀁏􀁙。無獨有偶,《黄氏族譜》則收入一篇

作於光緒三十四年的《御賜寶劍記》,標榜功勳􀃊􀁏􀁚。

顯然,在聯里朋甲之後,各户開始通過撰寫譜牒的方式,强調其軍户的淵源,以保“祖宗

遺業”得以繼承。此外,各姓氏還試圖通過配置祭田的方式保有田産。譬如前引利氏宗譜

就提到“厥後寧城、軍屯之山嶺,乃前後所置之祭田,先公遠慮”􀃊􀁏􀁛。講述的就是設立祭田的

問題。與利氏相比,阮氏的舉措有過之而無不及,其族譜對所謂“世居寧城”的往績大加渲

染,圖文並茂。在譜中所繪所城圖中,阮氏的屋宇、祠廟及産業幾乎占據了寧溪所城的大

半􀃊􀁐􀁒。阮氏還將天平山視爲“祖山”,《寧溪所志》的著者阮敬濤在其《游天平山記》一文中

記曰:

天平山在寧溪之陽,舜水發源其處。俗稱大羅蓋頂,即都龐之顛,爲余族祖山。每

歲清明,族中年二十以上者,即入山掛掃,並進獻土主,重山神也。余年二十,隨伯叔兄

弟而往,清明時節,煙雨紛飛,未嘗陟其顛,如是者有年。歲丙寅,重修宗祠,凡棟柱梁

木,采自祖山。余爲督理……數武至佃居,令雷、吴二人,引路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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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河南郡)利氏宗譜》,藍山縣所城鎮利氏宗藏,2000年重修本,第42—43頁。
《黄氏族譜》雍正七年十一代裔孫文燦撰《重修家譜序》,藍山縣所城鎮黄氏家藏,1993年,第48頁。
《黄氏族譜》雍正七年十一代裔孫文燦撰《重修家譜序》,第48頁;《(河南郡)利氏宗譜》,舊序第1頁。
《阮氏族譜》之《寧溪所城圖》《寧溪城世居圖記》,藍山縣所城鎮阮氏藏光緒二十年刻本,不分頁。
《黄氏族譜·御賜寶劍圖記》,藍山縣所城鎮黄氏家藏,1993年,第30頁。
《(河南郡)利氏宗譜》,藍山縣所城鎮利氏宗藏,2000年重修本,第7頁。
《阮氏族譜·源流序》,藍山縣所城鎮阮氏藏光緒二十年刻本,不分頁。
《阮氏族譜·大麒公游天平山記》,藍山縣所城鎮阮氏藏舊刻本,殘。



顯然,阮氏一族的一處祖塋即在天平山上,且多有佃户爲其打理田地,阮敬濤本人則擔任過

督理人。《阮氏族譜》的《歷代墳山圖記》及《祖山記》等篇,頗爲詳盡地記録了歷代祖塋及祭

田的分布,並附録相關土地買賣契約,其中一則曰:

立賣契户劉壬乙,丁華英、華興、華魁等。今因祖遺山場寬闊,與阮姓山場相連,於

舊歲將土名長沖俵與徭人耕山。阮户聞知阻當。貳家約集登山踏看理論,各受祖遺,

難分涇渭。情願二家拈鬮,白心爲憑,幸有親友史克明、雷明芳、朱萬程苦言勸釋,將長

沖當中二分均分,右邊係阮姓所管,左邊係劉姓所管。自思長沖高渺系瓠,夾雜難分,

不如將己左邊壹分並賣與阮姓管業,以免子孫争論。阮户儒興叔侄喜之不甚……乾隆

二十一年丙子五月二十五日富道柒行尚彩書。􀃊􀁐􀁔

劉氏與阮姓的山場之争,最終以一樁買賣告結。值得注意的是,劉氏的祖遺山場還“俵與徭

人耕山”,對於此中細節,我們還不得而知,但不免産生一些聯想,或許這片“祖遺山場”,本

就是劉、阮等大姓向山地擴張勢力並通過某種途徑所獲取的本屬於徭人的徭田。

在大河邊黄氏族譜中,還留下了黄姓與阮姓争地界的一些記載,譬如黄氏族譜的道光

十年的序言中,開篇就提到一場土地糾紛。

迨至乾隆壬子歲,阮姓强占東邊牛塘,兩官判斷,濫霸不退,與我叔侄數次相訟,將

先輩蒸嘗田俱以廢盡,只存各捐之祭田……而數次争訟,牽吾户之家厚者……嘉慶壬

申年分户自後,另選人管理。􀃊􀁐􀁕

清初九所八户的合同户籍,包含了處理明代屯田的若干協定,《寧溪所志》中稱作“屯會”,以

此爲核心制定了所謂《九所條規》。其中對屯會的入會資格,有着較嚴格的規定,對屯册的

管理也有嚴格的措施,對我們理解前引《九所屯田》一文中所述“民亦獲豎屯梗,其田遂交售

矣”的具體操作有所幫助,兹引其中幾項條規爲例:

一册書所收《興寧一字號》一部,每逢付手,將底册一併付出,當衆察核,凡甲外排

尾及屯興有無私豎、私分等弊,永爲定章。

……

一新入屯會,務要察其來歷清白,方准入會豎梗,每梗奉各户及管理首士册保喜包

錢四百文;

一屯興,分梗者每梗奉各户及管理首士册保喜包錢二百文;

一屯興,豎梗分梗均宜備辦酒席,預先具帖登請各户當事之人二三位,當衆合排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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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阮氏族譜·祖山紀》,藍山縣所城鎮阮氏藏光緒二十年刻本,不分頁。
《黄氏族譜》道光庚寅年《舊序》,藍山縣所城鎮黄氏家藏,1993年,第55—56頁。



圖,如有一人不齊,毋得擅行,永爲定章。

……

一分梗者倘有同姓不宗者,不得借姓名合排册……

……

一九所自分排後,開墾屯田七十頃有奇,誌之以屯,不忘舊也。計田起糧,故立衛

官執司。繼定常平社倉於帝君廟後,歲歉則取以出,秋如其數以歸……􀃊􀁐􀁖

從這些規條可見,九所八户用以記録田産的屯册即《興寧一字號》,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界定

合同屯户身份的文書,所謂“屯會”或“屯興”,是九所八户在分排後以“屯梗”即各自占墾的

屯田爲單位所結成的合法田産共同體。隨着原有合同户的分化,以及後續屯户田産的加

入,在“屯梗”析分和重組的過程中,容易發生冒名頂替或私相授受的混亂,因此“分梗”的入

會儀式必須加以規範。在整個屯會的管理方面,他們决定沿用“屯田”“衛官”等傳統名稱,

並設立常平倉等公共組織,維持共同體的穩定性。

明末清初占田購産寄莊的所謂三十六户,通過合户方式解决了與官府的賦役關係之

後,各户之間也存在利益的角逐。隨着清中期各户内部的分户,土地糾紛的協調和處理也

變得更加複雜。不過,九所八户還是努力維持着合同户籍的凝聚力。嘉道年間,九所八户

又繼續以契約合同的方式,在寧溪所的祠廟建設、倉儲保障等公共事務發揮作用;咸同年

間,湖南連遭兵燹和饑荒,九所八户通過結合了團練、賓興會等組織方式,在地方社會中扮

演了重要角色􀃊􀁐􀁗。

距離藍山縣不遠的另一南嶺縣份宜章縣,其境内同樣分布着若干個由明代衛所屯堡、

屯所發展而成的聚落,黄沙堡是其中之一。在藍山考察之前,我們曾在宜章黄沙地區亦進

行過若干次考察和資料搜集,其中,堡城村所藏民國十修《蔡氏族譜》中,記録了族人蔡允先

的事迹,其文如下:

公生於嘉慶,至道光初遷居東山洞上桂薗,萬苦千辛,日積月累,始創業焉。首建

富屯興,聯絡數十姓,編入九所牌内,各姓始得置買屯田,皆公之義舉也。于咸豐三、四

年間,粤匪作亂,家之被劫者數次,屯會内湊積銅錢三十千,賊劫去,又會内穀被盗竊去

七百餘斤,二項,公獨毅然貼出,皆公之仗義也。六年丙辰歲,公去世,子孫承襲父業,

正值干戈未靖。九年修築藍山縣城,捐入户口錢三十千文;修寧溪所城,捐銅錢十五千

99“以屯易民”:明清南嶺衛所軍屯的演變與社會建構

􀃊􀁐􀁖

􀃊􀁐􀁗

清阮敬濤《寧溪所志·九所條規》,藍山縣所城鎮大河邊村古氏藏光緒二十年刻本,不分頁。
以上過程,參《寧溪所志》的《社穀》《積穀》《廟宇》《學校》《藝文》諸篇,以及《舜鄉文會録》《西方文會録》兩册的相

關人物傳記。



文;修北關劄卡,捐錢五千文。同治五年,入藍山縣籍洋銀一百六十大元,入户口錢十

千文,入西方文會錢三千五百文,入合邑賓興膏火錢十千文,後加捐銀四大元,捐入舜

興賢堂田一畝,舜鄉義學捐銀四大元,建造興賢堂頭門過亭銀二大元,育嬰堂捐銀二大

元,南風凹賑孤會捐銀二大元。以上皆公餘資建業之實行也。􀃊􀁐􀁘

根據傳述,蔡允先在道光年前活躍於藍山寧溪所一帶,東山洞上桂薗可能就位於所城鎮東

山村,顯然,蔡允先聯合了其他姓氏的人群,加入了寧溪所九所的屯會,通過置買屯田,不斷

壯大資産,蔡允先在太平天國時期去世,隨後他的子孫又將其資金注入與寧溪所八户九所

組織有關的西方文會、舜鄉義學等賓興文會組織。閲讀蔡允先的事迹,我們似可增加以下

幾點認識:首先,寧溪所八户九所是在康熙年間制度機緣下、通過合同户籍契約方式逐漸締

結的富有成效的屯會聯盟,有效地吸納了更大地域範圍内大量的屯田及其置買者;其二,太

平天國時期,屯會組織雖亦受兵燹影響,然而,屯户憑藉財力介入動亂後的地方公共建設,

從而進一步提升了社會地位,獲得了更多的社會身份;其三,加入合同户籍或屯會的個體或

宗族組織,雖經歷了世代和時代的交替,然而由於新的組織不斷被構建和創新,資産不斷被

注入和重組,“九所”的身份和傳統可以穩定地傳承。

2012年的考察中,我們在阮氏祠堂内看到了2011年的清明祭文紅榜,上書:

穆穆有元,烈烈先祖,奉命南征……受命屯田,築城寧溪,兄弟八姓,戮力同心,鎮

守一方,保境安民,後從民籍,相傳至今,先居所里,繼分六村,既成望族,忝蒙皇

恩……􀃊􀁐􀁙

利氏宗祠的大門楹聯則寫着:“九所分居無不利,三台對照此克家。”􀃊􀁐􀁚位於寧溪所城周圍的

九所八户聚落和人群,儘管權勢和資産互有參差,然而,他們通過協同、衝突與更新,到清末

民初形成了分屯村居的土地與聚落平衡格局,並隨着譜牒修撰、宗祠建造及祭祖儀式等文

化建構,至今穩定地傳承着歷史記憶。

六、軍屯社會建構與所志編纂

卅六户田由屯定淵源同九所,六百年籍尚軍名職守重三邊。前引利氏宗祠内的楹聯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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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修)蔡氏族譜》卷二《傳·允先公實録》,宜章縣黄沙鎮堡城村藏民國三十三年(1944)刻本,第48a—b頁。感

謝中山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毛帥博士提供這段重要史料。
見於藍山縣所城鎮阮氏宗祠内墻壁。
2012年筆者於藍山縣所城鎮軍屯村利氏宗祠考察時所見。



句,點出了九所八户維持明代軍户祖先傳統和軍屯占墾格局的重要性。對於這種合同户籍

組織建立的來龍去脉,通過上文的追述,我們將之置於16—18世紀整個南中國王朝更迭、賦

役改革和社會重構的歷史情境中進行考察。從偏沅巡撫到閩浙總督,興永朝的湖南清丈、

福建歸户改革境遇,爲我們考察東南沿海的糧户歸宗問題提供了更大的地域視野。糧户歸

宗並非整齊劃一的簡單規定,抑或形式上的宗族聯合,在南嶺山地,軍屯合同户籍的建立,

與裁撤衛所、歸併屯田、朋充里甲等問題有着複雜的關係。

在討論福建糧户歸宗的後續發展時,鄭振滿關注了康熙四十年東山島衛所軍户合户歸

宗的典型案例。福建漳州東山島的居民主要爲明代銅山千户所軍户的後裔。清初遷界後

衛所廢置,軍籍隨之取消。康熙四十年東山島編立里甲户籍之時,軍户後裔因無宗可歸,難

免“傍人門户”,於是他們聯合設立共同的户籍,稱作“關永茂”户,崇尚關公,其派下四、六、

七諸房,分别包含着若干不同的家族。鄭振滿認爲,這種異姓合户的現象,表明當時的里甲

組織已經完全家族化了,這是實行“糧户歸宗”的必然後果􀃊􀁐􀁛。位於“楚尾粤頭”的藍山寧溪

所,九所八户的合户現象也呈現了類似的樣式,且年代稍早。不過,我們並非想比較年代之

早晚,而是指出,八户九所的形成,可以在順治到康熙湖南土地錢糧整體制度的調整中得到

理解。聯里朋甲的前因,在於順治興屯不力,康熙清丈難行,因此,聽民自丈報户,通過維持

人地關係格局,方可確保人户得以順利登記、錢糧得以實際徵收。這種利害關係,在洪承疇

到興永朝的改革思想中被反復强調。

在南嶺山地,以軍户爲身份的人群,隨着明代南嶺衛所調戍制度的改變、軍屯的散亂和

流轉,在明中後期逐漸控制了軍屯田地,獲得了屯田所的户籍。隨着屯制改變,軍民難分,

流轉中的軍屯,竟能以地溯籍,以屯認軍,李騰芳所説的屯田典賣契中竟可無所忌憚地書寫

明初遠代軍户名字的現象。這表明,明後期軍屯的性質已與明初大相徑庭。王毓銓先生早

已敏鋭地指出,明代軍屯在萬曆清丈之後仍然不可避免地走向“民田化”,他注意到,明後期

不少高層官員也已傾向於全面否定明初軍屯體制􀃊􀁑􀁒。

順治時期,湖南清丈荒田和興屯報墾的過程,某種意義上是明代軍屯制度沿革的縮短

版,官方最終實施了較爲保守和温和的改革措施,强調親族保結,民間報墾,延緩升科。三

藩之亂的軍政特殊時期,改革節奏被打亂。康熙定鼎後,在新一輪的興屯招墾過程中,裁屯

歸縣,立籍當差、編户計丁的制度改革,使得失去屯籍的明代軍屯户和民田寄莊户面臨户籍

及學籍的普遍需求。聯里朋甲的規定,旨在解决這一類土地人居格局的難題。糧户歸宗的

101“以屯易民”:明清南嶺衛所軍屯的演變與社會建構

􀃊􀁐􀁛

􀃊􀁑􀁒

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90—194頁。
王毓銓《明代的軍屯》,中華書局,1965年,第322—342頁。



實施,是對明後期人地格局的順從,反映了從順治朝至康熙朝帝國統治藝術的某種轉變。

在朋户制度下結成的藍山縣“興寧一”户與東山島“關永茂”户,曲相同而工稍異,前者的轉

變,如文獻所説,關鍵在於“田由屯定”􀃊􀁑􀁓“以屯易民”􀃊􀁑􀁔,也就是解决軍屯歸屬處置的迫切

問題。

劉志偉在探討清初圖甲制的變質以及“户”的意義衍變時指出,隨着户籍成爲一種税

册,而不再具有户口登記的作用,“户籍”之一的户成爲以土地爲基本内容的課税客體的集

合體,人則只作爲課税主體在户之下承擔納税責任,從更長的制度脉絡來看,黄册里甲制的

廢弛、賦役制度的改革以及宗族組織的强化,不但促成了“户”的衍變,而且决定了“户”的衍

變方向及其内容。如此一來,既然“户”本身並不是一定的社會實體,而是一定的課税客體

或税額的登記單位,那麽共同支配和使用同一“户頭”的社會成員之間,必然形成某種形式

的利益集團􀃊􀁑􀁕。這一論述對我們理解九所八户基於軍屯的聯合趨勢,以及在合同户籍下的

結合方式很有啓發。南嶺山地至今存在的稱作“軍屯”的聚落,本質上不是明初軍屯的直接

遺存,而是在清代户籍改革過程中的社會重構,同時,其合同户籍内部的組織方式,承續的

是明代中後期軍屯散亂和流轉後的人地關係格局。具體體現爲合同户丁按户首攤派民户

差役的同時,保留了明後期改易後的屯田所户籍編排。

反觀《寧溪所志》的一切内容編排,我們就會慢慢理解其中的用意。比如志中《人物》一

節列載歷代科第表,其樣式如下

明代軍籍科第表

二世 朱正仁 永樂間庠生

三世 李 聰 成化間武庠

古先儒 永樂間庠生

……

七世 利邦相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科武舉;朱尚彝 萬曆間庠生;張世恩 隆慶

元年丁卯武舉;張世忠 隆慶四年庚午武舉

國朝民籍科第表

八世 朱 紱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文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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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摘自所城鎮軍屯村利氏宗祠楹聯聯句。
清阮敬濤《寧溪所志序》,見於民國《藍山縣圖志》卷九《户籍上》,第641頁。
劉志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里甲賦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257—259頁。



十二世 李材達……;李材選……;李光烈……;阮隆行……;阮隆昇……;阮隆

會……;阮隆志……;阮隆仕……;黄顯暐……;黄顯晙……;黄顯曦……;黄顯暹……;

黄顯晫……;黄顯曙……;黄顯晏……;古上達……;潘文達……􀃊􀁑􀁖

在歷代科第排列上,撰者比較特别地加入了一種虚擬世系,用以彰顯寧溪所歷代科第之延續。

筆至此處,我們似乎明白了所城鎮的前輩爲何將大河邊古氏所藏的這部《寧溪所志》叫

做“共同的族譜”。經過明清國家制度轉型與南嶺社會變遷,一種整齊可觀的明代軍屯社會

結構,竟在清代得以構築,乾嘉以後各分户衍生分派、盛衰不一的後續演化中,九所八户繼

續用契約的方式,締造屯會、團練、賓興的組織系統,亦通過宗祠修購、族譜修撰、所志編制

等意識形態的建構,在咸同兵燹災患的歲月裏維繫着社會聯繫,一直保存在民國直至今日

所城民衆的歷史記憶和書寫裏,着實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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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録一:藍山縣户口表

同治《藍山縣志》所記户口表

都
里

甲户

一
甲

二
甲

三
甲

四
甲

五
甲

六
甲

七
甲

八
甲

九
甲

十
甲

東
隅
里

李
 
昌

陳
逢
斌

廖
思
茂

李
思
恭

彭
志
學

萬
盛
昌

原
户
胡
伯
亨

全
名
遠

黄
俊
夫

朱
仲
寧

雷
子
禄

南
隅
里

胡
景
新

李
克
慶

雷
啓
甫

成
壬
政

李
茂
卿

雷
湘
叟

雷
慶
叟

原
户
廖
景
湘

新
頂
黄
承
詰

唐
元
文

萬
嗣
昌

胡
希
禎

西
隅
里

蕭
鼎
忠

蕭
仲
麟

原
户
李
壬
叟

新
增
李
名
叟

孟
子
勝

何
勝
卿

彭
和
叔

雷
張
邱

雷
李
義

蕭
華
仲

孟
敬
韶

興
寧
一

北
隅
里

原
户
雷
興
叔

新
頂
蕭
永
貴

王
銘
德

梁
賢
芳

雷
里
仁

雷
楫
用

龍
興
仁

鄭
淑
德

雷
□
□

陳
志
學

陳
仁
義

雷
善
夫

李
執
仁

劉
思
恭

舜
一
都
里

成
貴
華

雷
敬
叟

成
應
通

成
貴
端

成
榮
卿

成
聰
卿

成
應
恒

鐘
榮
卿

陳
紹
平

成
子
中

成
子
壽

舜
二
都
里

蕭
得
勝

武
水
昌

章
世
興

章
萬
興

陳
潘
德

李
盛
卿

蕭
康
仲

史
彭
普

蕭
克
慶

雷
光
穀

謝
均
華

永
世
宏

楊
劉
一

李
常
政

莊
廷
玉

永
旺
興

鳳
一
都
里

尹
王
劉

尹
陳
何

陳
段
蕭

廖
時
才

李
留
興

胡
壽

李
銘

黄
湯

邱
徐 絶

新
立
萬
遠
昌

黄
文

陳
鐘
李

成
壬
亮

徐
子
昌

鳳
二
都
里

雷
思
政

雷
卿
常

雷
宗
遠

萬
紹
興

張
宗
政

邱
饒
□

黄
王
□

羅
榮
卿

雷
必
信

雷
紹
興

鄭
鄧
興

萬
勝
興

原
户
雷
息
榮

雷
盛
昌

新
立
封
貴
常

雷
順
吉

雷
孔
輝

雷
良
昌

李
九
萬

鳳
三
都
里

雷
七
泗

李
友
政

李
宗
俊
更

名
章
俊

廖
學
晚

李
思
義

李
福
寧

庾
宗
海

雷
貴
卿

楊
宗
興

李
萬
章

廖
景
彰

原
户
李
善
忠

新
增
李
友
忠

李
林
中

李
方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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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都
里

甲户

一
甲

二
甲

三
甲

四
甲

五
甲

六
甲

七
甲

八
甲

九
甲

十
甲

鳳
四
都
里

原
刻
黄
俊
叔

更
正
龍
得
朝

雷
代
九

廖
漢
東

譚
 
興

龍
德
彰

李
添
銘

廖
文
應

王
文
保

田
伏
十
八

鄒
文
勝

李
萬
盛

鳳
五
都
里

楊
六
十
一

原
户
李
仁
遠

朋
八
户
黄
王
歐
余

雷
忠
立

李
榮
十
二

廖
永
暹

李
政
十
一

廖
汝
亮

李
紹
源

李
誠
用

廖
伏
泗

黄
文
祥

鳳
六
都
里

李
遇
興

李
誠
茂

絶 絶 絶
王
得
順

絶
廖
時
政

唐
伏
十
一

廖
必
奇

鳳
七
都
里

陳
段
雷
曹

賀
三
湘

唐
王
陳

譚
蔣

李
廖
雷

陳
詹
才

李
何
君

雷
劉
歐
何

郭
文
昌

陳
良
興

李
彭
周

廖
成
歐

劉
宗
元

楊
宗
興

南
一
都
一
圖
里

鄧
景
才

唐
文
森

絶
唐
汝
翰

陳
六
十
四

鍾
伏
三

尹
如
斌

絶
唐
永
賢

詹
宗
紹

南
一
都
二
圖
里

唐
廷
清

貴
斌
國
遠

國
清
性
祥

絶 絶 絶

新
頂
吴
伏
六

唐
紹
寧

黄
伏
昌

唐
永
達

厲
宗
政

絶
黄
志
林

南
二
都
里

吴
亨
二

李
萬
六

楊
銘
二

十
六

劉
辛
十
一

楊
昌

李
伏
十

吴
禎
祥

譚
 
忠

吴
志
林

唐
辛
一

南
三
都
里

蔣
伏
十
二

王
元
慶

王
順
夫

顔
萬
子

陳
子
敬

李
良
用

蕭
順
禮

蕭
順
德

雷
信
初

王
七
十
四

李
德

李
文
卿

南
四
都
一
圖
里

劉
必
達

段
太
興

鄭
子
敬

陳
子
忠

絶
段
宗
禮

絶
陳
志
通

劉
八
五

陳
志
林

蔣
仲
何

高
應
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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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都
里

甲户

一
甲

二
甲

三
甲

四
甲

五
甲

六
甲

七
甲

八
甲

九
甲

十
甲

南
四
都
二
圖
里

黄
二
十
七

原
户
陳
元
伯

朋
入
鄭
成
雲

絶
蔣
德
銘

高
謝
通

絶
黄
實
甫

李
思
誠

李
真
遠

絶

新
頂
李
時
諭

高
元
貞

程
景
恒

南
四
都
三
圖
里

陳
文
李
克
忠

段
善
寧

陳
昭
伯

龍
希
政

賀
子
清

蕭
子
旺

絶

新
頂
黄
文
昌

絶
陳
道
福

龍
子
榮

南
四
都
四
圖
里

段
清
夫

賀
文
林

高
得
聰

鄭
 
才

王
思
義

程
宣
玉

陳
道
寧

段
高
叟

陳
寬
伯

劉
德
文

李
文
德

大
一
都
里

雷
元
祥
鄧
什

周
斌
甫

蕭
蓼

駱
榮
仲
新

分
永
和
昌

熊
伯
順
新
分

熊
伯
二
十
一

陳
富
伯

梁
梁
清

彭
德
隆

熊
八
十
八

陳
常
政

王
七
五

鄧
以
銘

駱
四
十
三

鄧
以
道

大
二
都
里

曾
得
勝

梁
穀
政

楊
興
銘
 
蕭
俊
用

袁
俊
卿
 
雷
九
什

楊
禮
遜
 
曾
紹
文

彭
真
叟
 
楊
庭
芳
新
增

黄
均
得

曾
得
和

魯
甲
十
三
 
梁
谷
誠

梁
谷
文
 
李
均
用

曾
伏
昌

原
刻
黄
信
善
更
正
黄
均
信

楊
伯
九
 
黄
均
佑

曾
榮
卿
 
黄
高
什

廖
昌
榮
曾
和
叟
曾
貴
祥

盧
貴
六
 
彭
一
聰

楊
志
夫
 
李
道
七

曾
千
八
 
曾
千
九

曾
一
元

黄
華
順

楊
宗
道

大
三
都
里

雷
信

謝
宗
文

蕭
克
興

賀
壬
卿

封
嗣
賢

彭
賀
興

楊
炳
二

蔣
貴
卿

封
伏
盛

蔣
必
常

楊
彬
卿

梁
必
昌

大
四
都
上
圖
里

黄
道
壽

絶
黄
信
卿

封
文
仲

絶
黄
俊
用

顔
貴
林

絶 絶
顔
萬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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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都
里

甲户

一
甲

二
甲

三
甲

四
甲

五
甲

六
甲

七
甲

八
甲

九
甲

十
甲

大
四
都
下
圖
里

黄
子
旺

黄
二
十
八

絶 絶 絶 絶 絶
成
時
舉

絶
封
貴
叟

大
五
都
里

史
文
泰

廖
友
通

孟
景
輝

廖
友
高

江
吉
昌

廖
英
夫

廖
伏
樂

孟
黄
通

史
李
雷
敬

廖
友
林

李
子
榮

大
六
都
里

原
户
李
陳
周

朋
入
劉
楊

原
户
雷
李
進

新
分
雷
必
進
李
隆

譚
成
王
黄

陳
李
劉
禧

封
李
孟
雷

駱
盛
肖
道

程
劉
李
吴

廖
李
胡

劉
陳
李

原
户
成
沈
德
 
新
分

成
宗
德
 
沈
以
寧
絶

原
户
封
黄
李
封
雷
德

朋
入
封
光
德
雷
旺
伯

成
顔
福

蔣
黄
封
李

大
七
都
里

黄
得
銘

顔
成
昌

封
成
貴

原
户
雷
又
祥

朋
入
章
武
東

黄
時
玉

曾
甲
茂

成
孔
政

封
政
用

雷
四
十
五

黄
德
富

黄
壬
吉

  資料來源:同治《藍山縣志》卷四《賦役志·户口》,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藏同治六年刻本,第19b—
29b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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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録二:九所八户契約

立民户合約

立合同户李葉秀、雷萬祝、黄富吉、朱貢、梁歐榮、阮清、利瓚。原祖江南,撥調守禦。因

無田産,家口度日爲艱,祖置民糧,寄入舜二都莊户。不意年久,前爲寄莊看成,今爲甲户使

唤。迄今奉上明文,許小民朋里聯甲,庶免里遞欺淩。今寧溪僅存七家,商議自願充朋承頂

絶户。倘有往上並本縣用費,照家出辦,不得累及出頭之人。若有一人私心,神明鑒察,立

合同爲照。

合同户丁  黄光顯 祝諱昌 朱九疇

李既蘇 朱九錫 阮嗣昌 利思義

李既喬 阮嘉偉 朱九潤 朱九臣

李世華 黄光麒 利朝選

康熙三十一年十月初八日 立

聯里朋甲合約

立合同户李葉秀、祝世英、黄富吉、朱榮貴、阮清、利瓚、李之盛。原祖江南軍籍,奉調守

禦寧溪,因家口浩重,食用難支,祖置民糧無處安載,通所共立三十六寄莊户,寄入舜二都各

甲納糧當差。彼時交往由如,親義無異。迨至崇禎末年,寧溪消乏,僅存數家,殘喘可憐,欺

淩之苦,儼如主僕。每歲或報農民、倉書、禁子,任意苛索,是此逃亡故絶,僅存六家,錢糧不

滿二十擔,困苦情狀,實不堪言。否於康熙三十一年内奉湖南布政司老爺詳請撫部兩院大

人發示曉諭,各府州縣許令小户聯甲出里,聽其自便。是此衆等聚集,商議朋名興寧一。具

呈本縣太爺,願與西隅十甲孟敬韶對甲朋充。又蒙西隅十排承遞,自願招請甘結。蒙本縣

太爺具詳院司府,許令聯甲朋里,批允在案。猶慮各家人心不古,設立合同,通衆議過事例,

在後俱照合同出辦。如遇現年並空年,倘有使費,照依丁糧科派,設立之後,由爲一户,子姪

不得倚强欺弱,倚衆淩寡。倘有諸事不平,投明户老户長,聚衆公剖,竟有不遵,衆呈官究。

再議娶妻、生子、入學各務,合同不便多録,遵依户薄定規爲例。恐後無憑,故立合同,一樣

六紙各執,永遠爲照。

户老  黄大林 李上品

李上果 黄大貴 朱國顯

朱 紱 利大文

户丁  黄光榮 利朝陞 朱九錫 利思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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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朝選 利朝宣 朱九文 阮國賢

李既喬 黄光麒 李友芹 李上才

李既蘇 朱九潤 李友蘭 李既菁

黄光甲 朱九臣 黄光元 李遷喬

黄光顯 朱九章 祝誨昌 李成喬

阮嘉偉 朱九疇 朱九閔 李既蔚

祝盛龍 阮嘉賓 朱九齡

李才榮 利朝亮

利朝宷 利正典 阮昌言

阮嘉宦 黄明韜

阮嘉球 李世華 利正英

康熙三十二年五月十六日 立

輪當值役合約

立合同通所張、韓、吴、梁、楊、萬、趙。今因屯糧於康熙二十八年歸併在縣,又於康熙三

十五年分立二排,輪當值役,並無歇肩之期。是以通所齊心會議,將七所錢糧捐多捐寡,均

分六排。依古例,張所爲首,其餘挨次輪當。衆議:空年,五排照依糧石幫貼;當年,一排之

人共銀一拾五兩。自壬午年張所起,至丁亥年趙所止,以抵當年私費。自後各當各差,不行

幫貼。其軟枱每石一錢五分,仍照通所糧石完納。倘有各屯名下下屯花户錢糧並公費不

敷,係是本管旗甲催辦完納,不得累及當年之人。其水脚照通縣征銀科派。凡上司公務開

派通縣者,通所亦照六排錢糧均分,若本年私費多寡,不得濫派五排。或復衛所,所主到任

之年,一切什物等項,俱係通所照糧出辦,次年即係合同内分定,依次值役。其經承係當年

請辦夜役,即是六排衆請,如遇輪當值役,不得閃累衆人。倘有不思祖宗遺業,廢棄門户,若

係古例所分之人,不得累及通所。若一排盡行逃避,亦不得累及别所捐補糧石之家,必是通

所將逃避之人田地産業典税,以抵當年差徭。此是通所情願,共立合同之後,遠年依次輪

當,不得刁亂有悔。如有悔者,執合同赴官甘罪無辭。立此合同,一樣六紙,各執一紙,永遠

爲照。

户丁  朱九臣 朱九疇 李材芳 羅名文

謝恩光 李遷喬 阮方興 李永茂

周成美 利朝陞 朱德昌 利朝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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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顯 阮嘉偉 李上才 胡學仁

朱九潤 潘孔榮 朱德裕 張魁元

李成喬 王維成 利正英 陳世利

李友芹 雷蒼蚪 古有爵 黄明韜 阮國輔

康熙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立

資料來源:清阮敬濤《寧溪所志》,藍山縣所城鎮大河邊村古氏藏光緒二十年刻本,不分頁。

(本文作者爲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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